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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作中有两次用典出自

《孟子》。一次是 1918年 4月，《七古·

送纵宇一郎东行》 中“名世于今五百

年”，用典出自 《孟子·公孙丑下》：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

者。”一次是 1958 年 7 月，《七律二

首·送瘟神》 中“六亿神州尽舜尧”，

用典出自 《孟子·告子下》：“人皆可

以为尧舜。”毛泽东自幼就接受包括

《四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而《四

书》 中的 《孟子》 是地位仅次于 《论

语》、篇幅最长的一本书，也是在毛泽

东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书。《孟

子》 中的志气、道义都深深地吸引了

毛泽东。

一、关于《孟子》中的志气

（一） 尚志与养气。孟子崇尚大志

向，《孟子·尽心上》 记载：“王子垫

问 曰 ：‘ 士 何 事 ？’ 孟 子 曰 ：‘ 尚

志。’”何为孟子的大志向？这体现在

孟子说的两句话上：“五百年必有王者

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治

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

世，舍我其谁也？”要实现这个大志向

需要有志气的“气”。《孟子·公孙丑

上》将志与气结合起来：“志，气之帅

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

焉。”孟子重视“养浩然之气”，认为

“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

之间”，其养法是“配义与道”。孟子

的“浩然之气”即后人说的“正气”

“骨气”“气节”，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

成部分。孟子的“浩然之气”激励了

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文天祥是其

一，留下了“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

然”的豪迈诗句。

孟子的“浩然之气”也影响和激

励了毛泽东。早年毛泽东读泡尔生

《伦理学原理》 所写的批注中写道：

“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

两章之意，大略相同。”全面抗战一周

年时，毛泽东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追

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在

大雨中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

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花圈。毛泽

东向抗日阵亡将士献的挽词是“抗战

到底，浩气长存”八个大字。

（二） 志气的恒与坚。孟子所谈的

志气有一个“恒”字，即 《孟子·告

子上》 讲的不是三心两意、“一日暴

之，十日寒之”，而是持之以恒、“专

心致志”。1915年，毛泽东曾写过这样

一副对联自勉：“贵有恒，何必三更起

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暴十日

寒。”1917 年，毛泽东在 《体育之研

究》中写道：“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

然。有两人于此，其于运动也，一人

时作时辍，一人到底不懈，则效不效

必有分矣。”

孟 子 所 谈 的 志 气 有 一 个 “ 坚 ”

字，即 《孟子·滕文公下》 讲的“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1939年 5月30日，毛泽东谈什么

是模范青年时说：“要有‘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

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

1946年7月 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

务杀害。7 月 13 日，毛泽东、朱德致

李公朴家属唁电，用孟子“大丈夫”

的志气赞扬和吊唁李公朴的美德，文

中写道：“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

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

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

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三） 志气的磨砺。志气是需要磨

砺的。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

引用《孟子·告子下》的一段话：“天

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

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也。”他在 《讲堂录》 中有这样的记

录：“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

根，百事可做。”

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对方强、李

银桥等多人谈过孟子的这段话。1943

年 4月9日，他将孟子这段话中的句子

随手拈来，在给陈毅的信中写道：“凡

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

能。”经济困难时期，他多次阐明“艰

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道理。

1965 年 7 月，毛泽东女儿李讷从

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毛泽东送自己

喜爱的四句话给女儿作为座右铭，第

一句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

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二、关于《孟子》中的道义

（一） 志于道。《孟子·尽心上》

中讲：“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

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在孟

子眼里君子是“志于道”的人，即追

求道义的人。不经过日积月累取得一

定的成就，就不能通达事理，就像流

水不填满地面上的坎坎洼洼就不会前

进一样。毛泽东很喜欢孟子的这段

话，从长沙求学时起就重视“志于

道”，重视知识和德才的积累。他在

《讲堂录》 中写道：“孟子曰：流水之

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

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

哉。”

毛泽东一生都喜爱与“志于道”

的人交往，讨厌见面就谈吃喝玩乐的

人。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我们的

同志见了面，不要只讲生活怎么样，

不要把生活问题变成主要的话题。”

（二） 道义决定生死。孟子所讲的

道，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意思；有时讲的是方法；更多的从人

类社会角度讲的是道义。程颐认为

“孟子有功于圣门”的另一个突出贡献

是：“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

说仁义。”《孟子·告子上》 中说 ：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的

仁是仁义的仁，孟子的礼是礼义的

礼，孟子的道是道义的道。孟子认为

道义决定生死，决定治乱。《孟子·离

娄上》 有一段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话：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

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

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

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

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毛泽东在蒋家王朝败亡时挥笔写

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的诗句，不正是强调了道义决定生死

吗？毛泽东那样重视群众路线、重视

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既有马克思主

义之根，也有孟子“有道”“正道”思

想之源。

从治国的角度看，孟子所讲的道

就是“尧舜之道”。《孟子·公孙丑

下》中讲：“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于王前。”在孟子看来，尧舜之道就是

遵循人本来就有的诚心善意、顺民心

以仁政治理天下之道。所以 《孟子·

告子下》 赞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

说法，认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

行，是尧而已矣”。

毛泽东欣赏孟子所讲的尧舜之

道，尤其欣赏“人皆可以为尧舜”的

平等观。他强调的“军民一致，军政

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是以平

等为基础的。他所希望的众志成城的

凝聚力、战斗力，正是“平等”生出

的效力。1958 年 7 月 1 日，毛泽东在

《七律二首·送瘟神》 中写道：“春风

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自那

之后，春节写对联、贴对联，年年都

有老百姓写“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

神州尽舜尧”这副对联，贴这副对

联。“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对

全中国人民齐心协力、意气风发走正

道的赞颂。

（三） 道义决定胜负。从军事角度

看，孟子认为得道才能得到胜利。《孟

子·公孙丑下》有这样一段话：“天时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

不 以 封 疆 之 界 ， 固 国 不 以 山 溪 之

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

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

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

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

战必胜矣。”

毛泽东非常重视孟子的这段话，

重视战争中天时、地利、人和因素，

他说：“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部

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他尤其重

视人和因素，在 《论持久战》 中阐明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失道寡助；中国

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得道多

助。他指出：“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

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

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

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

长，终究不但将前者的援助力量抵

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

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

性产生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则相反，

“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

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

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

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

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

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

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后来，毛泽东多次讲邪不压正，

得道多助，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是

失道寡助的。1970 年 5 月上旬，美国

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

争。5 月 20 日，毛泽东发表 《全世界

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

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中说：“无数

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

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

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

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

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

条历史的规律。”

（摘 自 2018 年 第 1 期 《党 的 文

献》，原标题为 《毛泽东谈孟子》）

印象中的父亲

我于 1940年 5月 27日出生在八路

军总部，那正是百团大战筹划时期。

1940 年 8 月 20 日，百团大战开始了，

因为父亲前线指挥工作的需要，母亲准

备带着我离开八路军前方总部，赶赴延

安。当时我出生还不满百日，父亲特意

抱着我与母亲合影留念。谁能想到，这

一别竟成永别。我是看着这张全家福长

大的，这也是我们一家唯一的合影。当

时威武刚毅的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年轻漂亮的母亲一脸幸福，依偎在父亲

温暖怀抱中的我更是悠然自得。

1942 年 5 月，日军纠结 3万多兵

力，对太行山之麓的八路军总部和一二

九师首脑机关进行铁壁合围。突围中，

父亲牺牲于山西省辽县，也就是左权县。

父亲的战友告诉我，那次战斗很

惨烈，收尸的时候迈不开脚，尸体连着

尸体。经历战争的人都不愿回顾战争，

只有一次，彭伯伯（彭德怀）回忆起父

亲，深情地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

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

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是来得

及的。可他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

道，当时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

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

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

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

诚啊！”

父亲牺牲后，大家一直有意瞒着

我奶奶。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挥

师湖南时，朱德指示路过父亲家乡的部

队要派人去看望她老人家。当进入醴陵

的部队高唱《左权将军之歌》，派人慰

问奶奶时，才告诉她：“左权没有回

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奶奶颤颤巍

巍地摸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有1942年9

月周恩来委托秘书钱之光从八路军驻重

庆办事处寄来抚恤款时的书信；有

1949年3月叶剑英设法由香港转道寄来

的一个金戒指和一两黄金。

我在延安保育院长大。新中国成

立后被送进北京八一小学读书。我本来

是个普通的孩子，从老师和同学对我的

关心上，我就感觉到父亲很伟大。学校

里的主要活动都让我去做代表，1952

年 6 月 1 日，学校派了7个同学给毛主

席汇报，去讲我们进城以后的学习生

活，就让我去了。毛主席见了我，一听

是左权的女儿，特意拉着我的手，问我

家里的情况，还跟我照了一张照片。周

总理在北京初次见我时勉励说：“你是

左权将军的女儿北北吗？长得挺像你爸

爸，一定要向你爸爸学习！”

1957 年，因为母亲到外地工作，

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就被接到了

彭德怀伯伯的家里，一住就是两年多时

间。彭伯伯对吃特别注重，他并不讲究

吃得好不好，但是很在意大家吃饱了没

有。每次看到我扒拉两下就把饭菜一扫

而光，他都一副高兴的样子。我想，彭

伯伯对饥饿的感觉体会太深了，他当初

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大家都有饭吃。我永

远都记得 1962 年彭伯伯为我题的字：

“送太北，希望你永远青年。” 我从不

为享受不到父爱而遗憾，我的生命中有

爸爸、彭伯伯两个伟大的人，我觉得特

别幸福。

虽然和父亲分别时不足百天，但

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印象里极为清晰。二

年级时，写了作文《我的爸爸》。文中

说：“我的爸爸是左权，他是抗战时期

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爸

爸在山西辽县麻田十字岭与日寇激战时

壮烈殉国。我为有这样的好爸爸自豪，

我要向爸爸学习，做党的好孩子！”

父亲与母亲

我妈妈从小生长在北京，和她的6

个姐妹个个如花似玉，被誉为“七仙

女”，她身段玲珑，肌肤雪白，讲话时

声音清亮。不仅如此，她博览群书，文

采好，下笔千言；更有一手好书法，北

师大女附中的不少同学以其字为帖。母

亲曾经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一起在北

平师大女附中读书，参加过一二·九学

生运动，是学校的组织者之一。1936年

投身革命工作，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经担任北平市民先区队区队长。

1939年2月，母亲随中央巡视团到

太行山巡视，代表中央妇委讲话，一下

子引起朱德夫妇的注意。父亲从苏联学

习回国 10 年一直独身，朱德很关心他

的婚事，多次和夫人康克清商量着要给

他介绍个合适的对象。朱德亲自出马，

找到了我母亲。问明情况后，就坦言向

她介绍父亲左权：“这事用不着多考虑

啦！我看你们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

见。”康克清也对我母亲说：“像左副参

谋长这样的人，这样的条件，怕你到别

处再难找到第二个了。”

1939 年 4 月 16 日，我的父亲、母

亲在潞城北村八路军总部结婚。父亲极

为珍惜自己的婚姻，对妻子呵护有加。

不久，母亲怀孕，早期反应很厉害。当

时她住在北方局妇委，父亲每天傍晚都

骑马从总部驻地去看她，一直持续两个

多月，这在行伍出身的高级将领中实不

多见。周围的男同志都知道参谋长爱老

婆，女同志都羡慕我母亲有个体贴的

丈夫。

婚后一年，我出生了。父亲将妻

女接回八路军总部，夜里亲自爬起来为

我换尿布。1940年8月，因筹划百团大

战太忙，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延安。两人

远隔，母亲情绪极不稳定，刚离开前线

又想重返前方和丈夫在一起，她给丈夫

写了很多信。父亲百忙之中给妻子回

信，反复安慰妻子，不厌她的牢骚，每

封信里都是字字情深。信中，父亲详细

描述了前方残酷的战斗，说每逢敌人扫

荡，女同志和小孩子是极受罪的。他劝

慰我的母亲安心：“尽管我可能会越走

越远，只要我俩的心紧紧靠在一起，一

切就没问题了！”然而，分别 21 个月

后，父亲却牺牲在十字岭反扫荡的战斗

中……父亲的牺牲给了她很大的打

击。那时才25岁的她，怀着巨大的悲

痛独自抚养我，还要坚强地学习和工

作。母亲曾给我写了一封信，回顾并倾

吐了自己短暂的感情经历，每当读起这

些信，我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父亲很爱兰花，因为一看到兰花

他就会想起母亲，母亲名字中也带一个

“兰”字。我真切地感到，父亲深深地

爱着我们母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

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将是多么幸福的一

家啊！

父亲牺牲后，母亲曾在延安 《解

放日报》发表怀念父亲的文章：“虽几

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

信，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并

愿以20年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存，或许

是重伤的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

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

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为绝望

……”

1991年5月，母亲被查出罹患淋巴

癌，开始经受化疗的折磨。10月，病重

的她用颤抖的手写下最后一纸文字：

“人生实在过得太快了，坎坎坷坷，忧

忧患患，直到闭紧了眼睛……”

迟到 40年的父爱

我对于父亲的印象是完全模糊

的，只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是，当我已

步入人生第42个年头时，却忽然收到

了母亲寄给我的一叠家书。

1982年5月，母亲给我寄来当年父

亲写给她的11封信 （实有12封，1封遗

失），这些都是在“文革”中被查收，

1981 年底才返还给母亲的。这是我第

一次知道有这些信，也是我第一次对父

亲有了感性认识。原来父亲在我心中就

是一个英雄形象，看了信以后我才觉

得，我有一个那么爱我的父亲。

“太北身体好吗？没有病吗？长大

些了没有？更活泼了没有？方便时请一

一告我。”

“记得太北小家伙是很怕冷的，在

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

伙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

吗……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

贝，我俩的小宝贝。”

“差不了几天太北就一岁了。这个

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现在长得

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

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

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

她、抱抱她。”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

能好好地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

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

“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

爸，慢慢地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

的华北与日寇战斗着。”

虽然父亲多次在信里问及我，但

他一辈子只有一句话是说给我的：“告

诉太北，我在前线战斗。”

关于我，父亲给妈妈最后的嘱咐

是：“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

变，你可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

及我……”父亲对所有事都是深思熟虑

的，可以想见，他在指挥作战的间隙一

直在考虑我的问题。这就是，必要的时

候，准备把他的孩子也献出去。为了革

命，他把自己最珍惜的一切都奉献了。

这11封信，是我今生今世最珍贵的

宝物。

（摘自2018年第4期《江淮文史》）

左权与妻子刘志兰，怀中为左太北。

1972 年 5 月 18 日，周恩来被确

诊罹患膀胱癌。在生命的最后岁月

里，他也未停止工作。

他的工作台历记录得清晰而明

确：从 1974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1 日住

进 医 院 准 备 接 受 手 术 的 这 139 天

中，每日工作 12小时至 14小时的有

9 天，工作 14 小时至 18 小时的有 74

天，工作超过 18小时的有 38天，连

续工作 24 小时的有 5 天，只有 13 天

的工作量在 12小时之内。

从中可以发现，时年 76 岁且抱

病在身的周恩来几乎每天都在超负

荷工作，不间断工作超过 18 小时的

天数占到近 1/3。从 3月份开始，病

情日益加重的他，靠输血和其他治

疗坚持工作，从 5月 2日到住院前才

开始在工作之余定时做治疗和休息。

据其 3月 26日的工作台历记载：

“下午三时，起床／下午四时，与尼

雷尔会谈 （五楼） ／晚七时，陪餐／

晚十时，政治局会议／晨二时半，约

民航局同志开会／晨七时，办公／中

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

和王后／下午二时，休息”。连续工

作长达 23 个小时，这只是他在那些

日子的一个缩影。

从住院后直至去世，周恩来接

受大小手术 13次，大约每 40天就有

一次手术，但只要身体尚能支撑，

他仍继续坚持工作。期间，除了批

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

人、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

话 216 次，接见外宾 63 批，主持召

开或参加会议 40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

周恩来身上最鲜明的崇高风范。

（摘自 2018 年第 2 期 《党史文

汇》，原标题为 《周恩来工作台历

上的故事》）

□ 冯忠方

闻一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著名诗人、杰

出学者和民主战士。一首著名的

《七子之歌》 诗让闻一多先生享誉

海内外。

闻一多 1899 年 11 月 24 日生于

湖北黄冈市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

就喜欢读书，特别爱好古典诗词和

美术。5 岁入私塾启蒙，和他一起

读私塾的小朋友都好玩，他却不大

爱玩，而喜欢坐在书斋里读他的

书。1912 年 13 岁时以复试鄂籍第

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

学校 （清华大学前身），在清华度

过了 10 年学子生涯。喜读中国古

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22 年 ， 在 他 新 婚 的 那 天 ，

亲朋好友一大早就前来贺喜，直到

迎亲的花轿快到家门口时，人们还

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

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

穿着那件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

兴味正浓。还是别人把他从书房里

拉出来成亲的。

有一次，他在室外看书，由于

着了迷，结果一条大蜈蚣爬到他的

鞋子上也不知道。从旁经过的嫂子

看到后惊叫起来：“蜈蚣咬你的脚

啦！”闻一多还以为嫂子同他开玩

笑，没有理睬，继续读书。他的侄

儿眼疾手快，抓过一把笤帚把蜈蚣

扫到了地上，又狠狠踩了两脚。谁

知闻一多不领情，还怪侄儿胡闹，

打断了他读书的兴致呢！

闻一多虽然在 47 岁就被国民

党特务暗杀，但其著书立说甚丰，

著作估计有 500 万字。闻一多还博

学多才，除新诗与古典文学研究

外，在美术、戏剧、书法、篆刻等

方面也有相当高深的造诣。这些都

与闻先生的好读书是分不开的。

（摘自2019年 8月 29日《人民

政协报》）


